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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社区组织广场舞比赛，我兴冲冲报了

名，还特意去上舞蹈班。

谁知第一堂课，三面大镜子照得我手足无措

——零基础的我肢体僵硬、乐感全无，根本跟不上

节奏。大班课上老师顾不过来，我改报了一对一

的私教课，就这样认识了燕子老师。

燕子老师个子小巧，长发垂肩。音乐响起，她

示范的动作行云流水，我却笨拙得像闯错地方的

熊。正尴尬时，她笑着给我看手机里一张旧照：里

面的她圆润得几乎认不出。

“那时候生病吃药，一下子胖起来的。”她说，

“ 你 看 ，谁 都 不 是 天 生 就

会。”我愣了下，不禁笑起

来，心里那根弦忽然松了。

渐渐地，我上课的状

态越来越好。每当我稍有

进步，她都会及时送来一

句 ：“ 哎 ！ 对 了 ！”说 来 也

怪，就这么简单几个字，却

让我一次次放下怕错的念头，动作竟然真的慢慢

连贯起来，舞姿也渐渐有了生气。

一次，我们一家去拍照。摄影师不断调整两

个孩子的姿势。我忽然灵机一动，在一旁轻轻附

和：“哎！对了！就这样，笑得更开心一点！”孩子

们眼神一亮，姿态果然更舒展了几分。原来那句

话早已不知不觉住进了我的心。

后来一次课间，我忍不住追问燕子老师：“哎！

对了！你为什么总喜欢说‘哎！对了！’？”

她笑了起来：“我的老师也总这么对我说。”

10 年前，燕子因生病体重暴增，为减重到苏

州一家舞蹈机构学习。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就

像一开始的我，手脚不协调。正准备放弃时，遇到

了一位好老师，那位老师就爱对她说这句话：“哎！

对了！”

“那句话让我觉得，还能再坚持一下。”在她的

舞蹈老师的鼓励下，她坚持了大半年，减重 70 斤。

她的蜕变让身边朋友深受鼓舞，大家都想跟她学

舞蹈。

于是，便有了小城的这个舞蹈房。

她教了 10 年舞，发现教成年人比教孩子更需

要耐心。“骨头硬了，心里却更渴望被肯定。”她说，

“一句‘对了’比十句‘不对’更有用。”

舞蹈房的墙上有几张合影：许多年龄各异的

学员簇拥着她，每个人的

笑容都很自信。那些笑容

里，或许都藏着一句“哎！

对了！”——它从一个人的

唇边，轻轻跳进另一个人

的心里，然后再传给下一

个人。它完成了一件最简

单又最难的事：把总盯着

“哪儿不行”的眼光，换成了去发现“这儿还行”。

这法子似乎在哪儿都管用。当老人第一次用

手机扫码付款时，别急着教下一步，而是指着屏幕

说：“哎！对了！就这样付。”当伴侣尝试做新菜

时，别急着点评咸淡，而是凑近说：“哎！对了！就

是这个味道。”甚至当自己面对困难终于采取行动

时 ，也 在 心 里 说 一 声 ：“ 哎 ！ 对 了 ！ 就 这 样 ，先

开始。”

如果真的都能这样的话，哎，这就对了！

“哎！对了！”
王   茜

毕节有句俗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

蹿。”女儿在北方安了家，老伴退休便急溜溜

北上做“全职”外婆。老伴刚去北方那会儿，

还真应了这话，时常头昏脑涨，到医院也没

查出个所以然。直到有一天“顿悟”：好久没

吃酸菜了呀！就地取材做了一坛，可夹上一

筷，便无奈地摇头。水土、气候不同，味道也

不一样了！没法子，我只好隔上十天半月，

就快递一些过去。

这不，老伴电话又来了：“酸菜吃完了，

赶紧弄些寄过来吧。”

在毕节，没有哪家不会做

酸菜，但并不是每家做的都好

吃。我家做酸菜的“高手”，非

母亲莫属。母亲在世时做的酸

菜，脆生生、黄嫩嫩，酸得适中，

入口清爽。我自幼就跟着母亲

在灶台边打转，对选材、焯水、

调汤等门道烂熟于心，结婚后

没少在家里显摆这手“绝活”。

要说做酸菜的讲究，头一

条就在菜料上。最好是鲜嫩的

萝卜菜、水芹菜，小油菜、青菜

也不错。洗净的菜焯至半熟，

捞出码进陶坛里，用力压实；再

调制面汤，煮沸倒入坛中，没过

菜顶；最后浇上一碗“酸本”，密

封坛口。若在冬天，还须把坛

靠近火炉，保持一定的温度以

便发酵。24 小时后启封，菜叶已从深绿转

为柠黄，汤汁如蛋清般浓稠，挑起一筷，黏糊

糊的，牵丝挂缕，透着酸香。

至 于 吃 酸 菜 ，毕 节 人 还 真 有 点 与 众

不同。

芸豆是酸菜的“老搭档”。将适量芸豆

加水烧开，再文火慢煨，直至豆皮绽开，汤色

泛起虾红。酸菜拧干切碎，往豆汤里一放，

添些清水煮沸，便是一道当家菜。吃酸菜得

配蘸水，辣椒面、食盐、木姜花，再舀上两勺

热汤调和。讲究点的，还会加上自制的豆豉

粑、花椒面。要是赶在秋冬，山里的野生苦

蒜冒了头，采来一些洗净切碎搁进去，滋味

着实绝了！

酸汤更是招人喜爱，既适宜泡饭吃，也

可以饭后喝。儿时，家里的灶头上总少不了

酸菜汤四季相伴。炎夏从野地里放牛回来，

一碗酸汤下肚，额头的汗水立马消散。逢年

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碗酸汤，胃胀积

食之感也随之缓解。父亲在外喝醉后回家，

进 门 头 一 句 话 准 是 ：“ 快 ！ 给 我 打 碗 酸 汤

来。”早年我有一位同事，嗜酸如命，出差都

会带上一壶清酸汤，临寝咕嘟咕嘟喝上几

口，酣然入眠。

这 些 年 ，酸 菜 的 吃 法 翻

新。开火锅店的，一定会配上

一 盘 酸 菜 。 毕 节 街 头 的 川 菜

馆、湘菜馆，也开始迎合大家的

口味，推出酸菜煮鱼片、酸菜炖

猪蹄、酸菜炒魔芋、酸菜烩豆米

等特色菜品，还有人用酸菜凉

拌折耳根、海带或萝卜丝，脆爽

有嚼劲，最是下饭。席间，不少

店家会送上一钵酸汤面耳朵、

酸汤荞疙瘩，让一个“酸”字，紧

紧抓住你的味蕾。

不过，外乡人初到毕节，多

不习惯这种酸味。且说我那河

北女婿，头回上门认亲，女儿在

饭桌上故意“刁难”，舀上一大

碗 酸 汤 ，非 让 他 一 口 气 喝 完 。

小伙子尝了一口就皱起眉头，

可瞥见女儿脸色，只得硬着头

皮灌了下去。没过多久，就见他溜进卫生

间，哇啦哇啦吐了好一阵子。可如今，女婿

不仅爱喝酸汤，还对酸菜拌折耳根情有独

钟呢。

我去菜市场挑了捆青 菜 ，回 家 在 厨 房

里 拣 、洗 、焯 、捞 …… 忙 到 傍 晚，刚把坛口

封好，手机又响了。不过，这回不是老伴，而

是 5 岁的外孙女，那稚嫩的声音，好像也黏糊

糊的：“外公，酸菜做好了吗？啥时候寄过

来呀——”

黏
糊
糊
的
酸
菜

傅
立
勇

打小就听奶奶哼一种婉转调子，时而轻

快，时而诙谐，伴着灶间的烟火气，缠缠绕绕

飘在农家小院的上空。那时只觉这调子暖

融融的，接着地气。后来村里恢复了文会，

逢年过节，村中戏台上，几个老演员抹上油

彩、穿上戏服登场，熟悉的曲调便伴着锣鼓

声传开来。这才知道，奶奶哼唱的小调，叫

秧歌戏。

前些日子，随着摄制组拍摄非遗节目，

来 到 河 北 平 山 县 白 龙 池 村 探 访 平 山 秧 歌

戏。老柿子树枝上，还缀着红艳的果实。耄

耋之年的赵瑞林夫妇坐在自家小院的门台

上，清风拂动他们鬓边的银丝。两位因秧歌

戏结缘的老人目光相对，轻轻哼起了熟悉的

曲调。

在平山县西部

山 区 的 村 落 间 ，唱

秧歌戏的风俗由来

已久。赵瑞林是平

山西调秧歌李派第

三 代 传 人 ，11 岁 拜

师 学 艺 ，从 此 锣 鼓

声 伴 随 了 他 的 余

年。如今 86 岁高龄的他，门下四五十名弟

子，如同山间的种子，在平山县十几个村落

里生根发芽。

平山一带的秧歌戏，被称作平山西调秧

歌戏。赵瑞林翻开《平山县志》让我看，上边

记 载 ，咸 丰 三 年（1853 年），秧 歌 已 风 靡 乡

里，竟至村民因观戏而耽误农事，引得官方

颁布禁令。一纸略显无奈的禁令，印证着那

时的秧歌戏如何火遍了山野乡村，成了百姓

心头炽热的念想。原来真正的民间艺术，从

不 是 束 之 高 阁 的 藏 品 ，而 是 长 在 泥 土 里

的花。

“七唱八打九不闲，小袄套大衫，外加一

坎肩，一唱门对门，二唱打地摊，行头自己

做，人称包袱班。”这段顺口溜道尽了秧歌戏

的本色，没有堂皇的排场和精致的行头，一

领布衫、一副锣鼓，就能唱出满场的热闹。

赵瑞林老人说，秧歌戏以河北省会石家庄为

界，分了东路、西路两脉。因着东西两片儿

的方言差着些韵味，秧歌的唱腔也便泾渭

分明。

“天上下雨地上浸，人留后辈草留根。

人留后辈防备老，草留根芽等来春。”老人一

张口，这戏词就往心里扑。赵瑞林的记忆

里，藏着 50 多个经典剧目。演的戏文，没有

什么王侯将相、金戈铁马，尽是些民间琐事、

邻里趣谈，或是口耳相传的老故事。《田二洪

开店》的诙谐、《贾金莲拐马》的泼辣、《杨二

舍化缘》的婉转，一折折都是山里人听不够

的老故事。听着听着，就想起奶奶灶间的烟

火，想起村里戏台上油彩未干的那张张欢乐

的脸庞。

这些年，赵瑞林

心 里 头 总 悬 着 一 桩

事：不能让西调秧歌

在 自 己 这 一 代 手 上

断 了 根 。 他 暗 下 决

心 ，趁 着 头 脑 还 清

醒，要把记忆里的戏

文 一 字 一 句 地 整 理

出来。那些在锣鼓声里翻滚了 70 多年的故

事，顺着他的笔尖淌成了一行行文字。退休

音乐教师张玺也是醉心乡土艺术的人，听说

老人正在整理秧歌戏剧本，两人一拍即合，

成了同路人。

秧歌戏带着乡村“草台班子”的随性与

鲜活，唱词没有定规。好些地道的平山方

言，根本没有对应的汉字。老人凭记忆整理

出初稿，张玺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寒来暑

往，赵瑞林的案头已经码起了 24 个剧本稿

子。他摩挲着纸页上的字迹，慨叹：“这哪里

是戏啊，分明是一部活生生的平山风土人

情志。”

是啊，秧歌戏记着山里人的喜怒哀乐，

藏着一辈辈人的柴米油盐。把那些说不尽

的故事，唱给青山听，唱给流水听，也唱给未

来的日子听。

烟火秧歌戏
邢建军

沪寓三月，书架生霉。自京带来的《东坡乐府

笺》，页缘起了毛边。夜里摩挲，竟有触到青苔的错

觉。京城干燥，书页挺括；沪上潮润，到底失了形

状。前人言：南人得书易霉，北人得书易蠹。水土

二字，不是虚言。人在异乡，最先背叛你的，不是肠

胃，不是口音，是那些沉默的旧物。它们用霉斑说

话，提醒你身在何处。

偶乘车过中环，窗外灯火次第升降，如顽童执

笔，在城市胸膛画流动的彩虹。拐到延安高架，整

座城忽然侧身，将万家灯火倒入车窗。这一刻，不

是车行于路，而是路托着车，如河托着舟，

在光的波浪里摇晃。高架转弯时，灯火忽

然退让，留出大片的夜。像宋人马远的《水

图》，段段波纹间，总有大块的虚空。

这城，是懂留白的。

愚园路夜 沉 。 梧 桐 影 里 的 老 洋 房 ，

透 窗 的 光 都 带 着 包 浆 。 这 光 不 照 路 ，养

神。像线装书合上了，墨香还在纸间游走。步履

其中，自觉放轻，恐惊墙根旧梦。它教人懂得：真

正 的 底 蕴 从 不 喧 哗 。 像 古 籍 的 眉 批 ，虽 在 边 缘 ，

却 道 尽 沧 桑 。 夜 深 时 ，砖 木 私 语 ，俱 是 敛 锋 成 润

的功夫。

归途总爱去便利店，看各色人等往来。取啤酒

的，挑点心的，买日用品的，彼此不交一言，却自成

章法。这疏离中的默契，倒像是现代版的《清明上

河图》——画中人不相闻问，共演的却是同一出人

间戏。想到张爱玲的《封锁》，电车上邂逅的人，片

刻亲密后仍是永恒陌路。

施蛰存写《梅雨之夕》，男子与陌生女子共伞，

几乎一路无话，却把整座城的湿度都写进心里了。

上海的妙处，就在这欲语还休间。像老裁缝改西

服，不拆线，不裁剪，只是轻轻抻拉——料子自有记

忆，你顺着它，它就顺着你。

窗外灯火零星，又一个夜深。翻见古画里的更

夫，提灯走过长街，身后是渐次闭户的人家。百年

来的夜行者，练的都是同一门功课：如何在黑暗中

自处。瞥见书页霉斑，在灯下竟成云水纹。忽然明

白，这城的底蕴，原是在潮气里养出来的。就像那

些老弄堂的墙根，青苔长得最盛处，往往藏着百年

的故事。

前日做梦，古北桥头，老人唱戏，唱到某处，声

音忽然塌了一角。穿睡衣的老妇端茶缸接唱，调是

此地的，字是异乡的。高楼的光落进河里，碎成金

粉，比戏里的悲音更教人怅惘。这景象让人想起

《世说》里的旧事——南渡的士大夫们作吴语，总在

某个音节上露了北音。

夜是有不同质地的。

北地的夜疏朗，星月各安其位；此间的夜黏稠，

把灯影、水汽、人声都糅作一团。走在其中，恍如步

入微湿的宋画。某夜在巷陌迷路，闻琴声。循声见

老宅亮灯，长衫人弹西琴。这画面荒诞，却和谐。

想起徐光启译《几何原本》，用的还是文言句式。西

学为用，中学为体，说来轻巧，真要落在血肉里，是

要蜕层皮的。

翻旧札，见友人墨迹：“蓟门烟树望南浦。”当年

不解，如今恍然。书虽霉了，字迹反更清晰——大

概有些道理，非要经了潮气才显真章。如这城，历

经开埠、租界、战火，反倒炼就这一身宠辱不

惊的从容。

黄 浦 江 的 夜 ，最 难 忘 复 兴 岛 的 高 桩 码

头。没有霓虹扰目，唯暗潮拍岸。对岸灯火

碎作金鳞，随波沉浮。货轮过处，汽笛声在江

面拖出长纹，不似鸣笛，倒像远古鲸歌。退潮

露桩，像是时间的信物。江水滔滔，带走岁

月，留下这座城市的根。

想到张元济。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被

炸，东方图书馆遭焚。他哽咽：“廿年心血成铢寸，

一霎书林换劫灰。”然不到半月，便复信胡适：“平地

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于是重返商

务 ，沥 血 重 张 。 这 坚 守 的 精 神 ，才 是 沪 夜 最 深 的

底色。

临窗写字，墨在宣纸上洇得格外慢。窗外苏州

河的水，依旧不急不缓地流。千年的月映在水里，

碎成万家灯火。

沪夜书
陈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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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

一稿多投。

▲中国画《雪后江南之二》，作者沈行工，中国美术馆藏。

上世纪 60 年代，有人问我祖籍，我告知：四

川安岳。几乎都是这样的回应：“安岳？在四川

哪里？”好不容易遇到一位知道安岳的，却发出

让我堵心的议论：“啊，知道，在川东，乃兵家不

争之地。古时候打仗，都用不着打到那里，成都

解决了，派几个人过去接收就行了。”抗日战争

时期，日寇飞机轰炸重庆，母亲带着子女到成都

躲飞机，其间在成都育婴堂街租住的陋室里生

下了我。汪精卫提出所谓“和平路线”，激起民

愤，父亲坚定认同武装抗日，遂为我起名刘心武

（心字是排行），以明其志。但日寇随后又轰炸

成都，母亲只得再带着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怀

抱中的我，避到偏僻的安岳，直到抗战胜利，才

先回成都，再回重庆。我对那时的安岳并未留

下印象，比我大 8 岁的姐姐后来跟我说，当时虽

然生活十分艰苦，但安岳的民众都有共同抗日

之心，积极种田，支援前线。春天里，稻秧碧绿，

油菜花黄灿灿，田埂上豌豆花开，紫白飘香。遥

远的延安那《二月里来》的歌曲也传到了安岳，

她和哥哥们都大声地唱过：“二月里来呀好春

光，家呀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努力苦干努力苦干，我

们能熬过这最苦的现阶段……年老的年少的在

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

上世纪 70 年代，逢人问话，为了避免道出

安岳对方不知的尴尬，我就总说祖籍是内江。

其实我至今也未到过内江，但那时安岳归属内

江，内江的名字一般人还都知道。到了本世纪，

却又遇到新的尴尬，有人主动跟我说：“啊呀，我

知道你是四川内江人呐。”我不得不纠正：“我祖

籍是安岳县，原来属于内江专区，现在属

于资阳市，内江和资阳我都没去过，你记

住我是安岳人就好。”

一个人祖籍知名度不高，其实完全

可以无所谓。没想到本世纪初到奥地利

旅游，在维也纳与几位说德语的人士聚

会时，我的朋友——汉学家福斯特告诉他们，我

的祖籍在中国四川安岳，在座诸君竟都颔首表

示知道，有的口中还发出两个字音：“柠檬！”

改革开放后，安岳找到了最适合其发展的

项目：种植柠檬，并围绕柠檬延伸出丰富的产业

链——柠檬果胶、柠檬膳食纤维、柠檬干、柠檬

茶、柠檬糖、柠檬酱、柠檬酒、柠檬皂、柠檬香水、

柠檬洗浴品、柠檬化妆品……还形成了几处规

模巨大的柠檬文化游乐园。

目前安岳柠檬的种植、摘收、分拣、

加工、出货，都实现了科技领先前提下

的机械化、自动化，不仅果肉充分利用，

果皮、果籽、果渣也都充分榨尽其价值。

一颗柠檬果，演绎出大千美物。安岳柠

檬目前在国内已占市场七八成的份额。

我每天起床后照例要冲泡一大杯柠檬红茶，柠

檬自然是故乡产的，切成片，果肉饱满滋润，开

水一冲，满屋飘香，加上方糖，就着吃抹柠檬酱

的烤面包片，好不惬意。到超市水果档，我明知

故问：“柠檬是哪儿产的？”最喜欢售货员用不能

质疑的口气回答：“当然是安岳的。”也最喜欢有

顾客问售货员：“是安岳柠檬吗？我只买安岳

的。”安岳柠檬在国内畅销，也出口到东南亚和

欧洲的多个国家。我在奥地利经历的那一幕，

至今令我自豪不已。

安岳有着宝贵的文化遗产——古代石刻，

主要是唐宋时期的石刻。现在属于重庆的大足

石刻人们耳熟能详，但在我看来，安岳石刻的

丰富性、优美度并不亚于大足。比如毗卢洞的

水月观音（又称紫竹观音）坐像，被誉为“东方

维纳斯”，其造型神态美得令观者无不倾倒。

安岳的石刻不像大足那样集中，而是分散于各

处。上世纪 80 年代，我曾与汪曾祺、林斤澜等

作家去观览过，虽有面包车乘坐，由此及彼仍

然大费周折。当时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对其价

值认识有限，缺乏保护意识，也无财力对之进行

保护。如今经济凭借柠檬走强，文化传承意识

起来了，对石刻的保护既有了规划也有了行动，

且柠檬园将分散的石刻艺术联结起来，文旅更

增吸引力。

昨夜竟梦回故乡，在一望无际的柠檬园中

徜徉，乡音绕耳，柠檬飘香。似又有人在问我：

你故乡何处？不待我应答，天空中仿佛仙乐和

鸣：安岳啊安岳，可爱的柠檬之乡！

故乡柠檬飘香
刘心武

每一个写作者在写

作时，都希望得到灵感

的眷顾，期盼能有文思

泉涌、妙笔生花的欣喜。

古往今来的很多诗人、

作家都描述过灵感来临

时 才 情 迸 发 的 兴 奋 状

态。比如唐代诗僧皎然

在《诗式》中说：“有时意

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

可遏，宛如神助。”明代

戏曲家汤显祖在《合奇

序》里写道：“自然灵气，

恍惚而来，不思而至。”

郭沫若在日记中回忆创

作历史剧《屈原》的感受

时说：“提笔写去，即不

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灵感”一说，确有其

事，是真实存在的创作体验，相信写作的朋友对此

都深有感触。

在写作的过程中，灵感什么时候产生，虽然无

法预测，但并非完全出于偶然。那些“灵光一现”

的时刻，实际上是不断积累的结果，源于作者对写

作内容的持续专注和思考。应该说，思考的时间

越久，内心储备的能量就越多，灵感迸发的频率可

能就越高。突如其来的“灵感”，其实是对作者个

人努力的一种回报。

以我自己的体会，有时候完成一篇文章的初

稿后，还想对几处细节再作打磨，便在电脑前苦苦

思索。可尝试了多种修改方案，如果仍然达不到

心里预期的效果，耐心就会消磨殆尽，这个时候，

失望和焦躁就占了上风。为了平复心情，便要求

自己少安毋躁，如此反复，直到思枯力竭之后，不

得不暂且搁置。等到做下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

比如吃饭的时候，洗碗的时候，或者散步的时候，

突然间，一句让自己满意的表达犹如一道亮光在

脑海里闪现，这般意料之外的收获大概就是“灵

感”降临，给人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秘感。这

看似偶然，实则蕴含必然。尽管手头的写作暂时

放下了，可心里却还在挂念这件事，正是因为这份

“挂念”，使得之前的“思考”并没有完全中断，“思

考”只是从意识的前台退至幕后，但仍在悄悄地持

续，为邂逅“灵感”牵线搭桥。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份“回响”肯定

不会凭空出现，而是源自“念念不忘”地深耕与储

备。正如“下笔如有神”的前提一定是“读书破万

卷”的深厚积淀，没有大量的阅读训练，笔下何来

“如有神助”的流畅？至于如何迎来“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豁然开朗，相信靠的也不是偶然的运气。

当我们面对“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时，唯有坚

持探寻，才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新路。如此看来，

“灵感”，只有在我们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之后，才

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出现，虽然“得之在俄顷”，

但却“积之在平日”。

需要说明的是，倏忽而至的“灵感”固然珍贵，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灵 感 ”并 不 等 于 成 熟 的 作

品。“灵感”往往只是一种突发的具有创造性的想

法或思路，只是一个闪烁的“光点”。如果把握得

好，可以借助这个“光点”继续探寻，让思维的幽

暗处被照亮，让创作的路径逐渐清晰和深入，这

样才有可能完成较为理想的作品。这个过程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 ，一 般 都 需 要 充 分 酝 酿 和 逐 步

完善。

由此可见，写作这件事，仅凭灵感远远不够。

好比生活中偶尔遇到的一两次惊喜，并不能保证

我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幸福生活靠的是自己日

复一日的努力打拼和用心经营。写作也是如此。

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就要坚持下苦功夫、笨功夫，

要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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